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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方言一出，忍俊不禁。方言龙
门阵《盖碗茶》版面推出以来，得到
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为了
让《盖碗茶》更加活色生香，方言故
事层出不穷，我们向“有故事”的方
言作者长期征稿，有好的方言故
事，有趣的方言传说，都可以给我
们投稿。字数1000字左右。

投稿信箱：730156805@qq.com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

供销社、粮站、食品站等部门

称量物品使用机械磅秤，秤

体下有四个小轮子，像一辆

手推车，便于更换场地。离

地约 20 厘米有一个长方形

平台面，内有四个支点，采

用杠杆原理，将重力传递到

秤杆上。机械台秤工作原

理与大众化的杆秤一样，只

是不用人力抬。把被秤的

物品搁在台面上，一根固定

的扁薄金属长方体秤杆就

翘起头来。司秤师傅视其

重量，往秤杆前端悬挂的

砝码盘上试加秤砣，最后滑

动秤杆上的游码找到平衡

的刻度。庄稼人根本没有

使用过这玩意儿，秤上的数

不认识，成了名副其实的睁

眼瞎。

有心机者，手指着磅秤

上的刻度，一本正经地朝着

司秤的师傅说：“师傅，你再

好心看看，你把秤上的斤两

咋给我弄起的？”他这么虚晃

一枪，师傅就会马上警觉起

来,立即认真地合计数量，向

对方说：“你莫打诈，这斤两

哪会有错呢？”

当然，司秤师傅也有粗

心大意的时候，刚把数报出

来，对方就大声吆喝道：“你

这是啥子秤哟？庄稼佬儿不

识数，估堆堆，怎么也不止这

点斤两嘛？”师傅一听说斤两

差多了，马上核对纠正。

在川北大巴山里，淳朴

的庄稼人在称量东西时有时

不用秤，而是用肉眼估堆堆

（又叫估毛团）。反正数量只

有多，不会少。体现出乡里

乡亲彼此之间的那份笃实的

情怀和深谊。

有一些贪婪的人，用欺骗

的手段，名义上用秤来体现公

平，实际上是用一把假秤，干

些坑蒙拐骗的龌龊事，可恨又

可恶。

在川北大巴山里，常能

听见庄稼人说：“庄稼佬儿不

识数，估堆堆。”意思是在日

常生活中，你骗没骗我，我心

里有一杆秤，评估得出来。

估堆堆 □徐宇

重庆方言莫嫌伙食孬，

是不要嫌弃的意思。

那天，我们几个兄弟伙

打麻将，华哥本来可以割小

胡，但他心大却要贪自摸。

我放炮下在侧边看到了，忍

不住笑扯扯地说：“默默（蚊

子）也是肉，见麻雀逗‘亢’

（割），莫嫌伙食孬。”

有回同事过生日在馆子

头包了几桌酒席。上菜后，

大盘小钵的看起来阵仗多

大，吃起来味道却嘿门一般，

大家议论纷纷，都不满意。

我说：“嗨，寿星也不晓得好

不好吃。上当逗勒一回，将

就吃嘛，莫嫌伙食孬噻。”

以前上班的时候，记得

有一年，我们盼望了嘿久的

年终奖有一天终于发下来

了。职工个个欢喜得不得

了，嘴巴都笑咧了，大家猜测

奖金是不是跟传言的或期望

的一样哟？而当奖金最后发

到我们手上时，只有少得可怜

的一点点，和预料的相差一大

截，令人懊恼，大失所望。

有人逗闹情绪，打白沙

气，甚至怪头怪脑地乱说，抱怨

奖金发少了。头儿听了安慰

说：“厂头有困难，要体谅厂头

的难处。哎，要会想，有点总比

没得好，逗莫嫌伙食孬了。”

莫嫌伙食孬 □陈世渝

川渝俗语云：“闷是闷，

有资金。”说明闷墩儿之“闷”

多是假象，其实心头有数得

很。说某人“乌龟有肉在肚

子里头”，这人大体就属于

“闷墩儿”之列。

“闷”的读音有二：“mēn”

和“mèn”。方言“闷墩儿”之

“闷”应是前者，意为“不吭声、

不声张”。“墩”者，土堆也，如

五里墩儿、尖墩儿、宝墩儿。

“墩儿”川渝方言读作“dēr”,

这墩儿无论高矮大小，都是泥

土筑就，敦实而厚重，沉默而

内敛，比喻言少心活的人，实

在是妥妥的。

“闷墩儿”不爱说话，更

不爱与人争辩，凡事多采取

隐忍和退让的态度。也因为

“闷墩儿”不善交流，所以看

起来常常很孤独。其实不

然。“闷墩儿”的忍让一定是

有限度的，一旦超越这个限

度，“闷墩儿”就会变成一座

爆发的火山；“闷墩儿”的孤

独其实是假的，至少他自己

不觉得，也许他很多时候是

在“一个人狂欢”而外人不

知。因为“闷墩儿”之“闷”，

有些人认为软弱可欺，结果

“闷墩儿”不鸣则已，一鸣惊

人，欺人者哪占得到半点便

宜，只好落荒而逃。

真正的“闷墩儿”绝不

“傻”，只是“憨”。俗语说，

“大闷墩儿小闷墩儿，牵个老

婆提个灯儿”，如此温柔体贴

的“闷墩儿”，你还觉得傻吗？

川渝方言的“闷墩儿”除

了以上的含义之外，还有一

种意思仅仅指面部长相——

脸肥唇厚肉多眼小的人。

闷墩儿 □胡华强

巴蜀鬼才魏明伦创作的

第一部新编近代川剧《易胆

大》中就有“打缩脚锤”之说，

可见“打缩脚锤”的俗语早已

经在四川流行，是典型的四

川方言。

打缩脚锤更多用于贬

义，与退后一步自然宽是不

同的。该前进时不敢前进，

就叫打缩脚锤。胆小怕事的

人就爱打缩脚锤。

我们都爱运动，几个朋

友商量去爬县内最高的山

——螺髻山，开始时个个雄

心勃勃，都说没问题，螺髻山

有好高嘛，登上山顶没问

题。真往山顶进发，一半人

开始下软蛋，打缩脚锤了，不

去的还好，在半路上打缩脚

锤的，是上也不是，下也不

是，望山峰还遥远，望山下已

经走远，望脚下脚肚子抖得

有点凶，嘴里一阵喊，谁说的

欺山莫欺水哦，这山也惹不

起哦。

大夏天的，和朋友约起

去游安宁河，河面不宽，凭朋

友的水性是游得过去的。但

第二天去叫他，他却打了缩

脚锤，说算啰，这把年龄还是

不要去冒这个险。

打缩脚锤还有不情愿的

意思在里面。一大早几个朋

友散步回来，其中一人热情

招呼去吃早羊肉，另一个朋

友找出若干理由不去。当地

习惯吃个早羊肉也要喝两杯

酒。早晨喝两杯酒后，一天

都是晕的，白天容易误事。

朋友请客是真心的，但还是

有人打缩脚锤，找了个理由

不参加。

打缩脚锤 □苟发刚

巴片、抹豁与洗洗砂，这

几个词通常前面要加上一个

“吃”字，虽然都与吃有关，但

“吃相”却大不相同。

比如“吃巴片”，一听字

面就明白，是“巴到”别人吃

的。这就相当于别人开会你

“列席”，既然都“列席”了，

“入席”也就顺理成章了。说

穿了，“吃巴片”多是一种顺

水人情，它无伤大雅，就是凑

个闹热，吃相也不难看。我

小时候就吃过不少“巴片”，

最愉快的一次是村里慰问

军属，外公带上我一起去

的。那顿宴席甚至没有桌

椅板凳，菜肴就放在生产队

的农具上，但饭菜却算得上

丰盛，如今四十年过去，我

依旧记忆犹新。

相比之下，“吃抹豁”就

纯粹是混吃混喝了。比如某

些不相关的人员混进婚礼宴

席中，如果与男方亲友同桌，

就自称是女方亲友，如果与

女方亲友同桌，则自称是男

方亲友。反正相互都不认

识，吃完之后两嘴一抹，溜之

大吉，这就是经典的“吃抹

豁”。

而“吃洗洗砂”的性质就

要恶劣得多。“吃洗洗砂”通

常指某些公职人员利用职

务、关系等便利吃拿卡要，搜

刮好处。这些人的吃相相当

难看。

总结就是，“巴片”可以

吃，只要人够熟就可以。“抹

豁”要少吃，毕竟人大面大，

丢人的事要少做。至于“洗

洗砂”，切忌不要乱吃，谨防

吃爆了全部吐出来。

巴片、抹豁与洗洗砂 □卢兴波

我们经常遇到这种人，

你明明好心好意帮忙，他反

而做脸做色不安逸，总觉得

你要占便宜或者有所图谋一

样。这时，完全可以用一句

土话来表达各家的心情：宜

好不宜抽，土地老爷滚圆

篼。“宜”的读音和泥相同，按

我的理解，“圆篼”应该指的

是撮箕或淘篼之类的竹制工

具。它的意思是这个人不识

好歹，把好心当成驴肝肺。

只是搞不清楚为啥子滚圆篼

的是土地老爷，以及他为啥

要滚圆篼——莫非因为他是

离日常生活最近、品级又不

高的小神仙，取笑一下也莫

来头？

我们徐家湾里有个李老

头，平时抠抠搜搜的弯酸得

很，生害怕哪个薅他一根干

谷草。那天下午，他弯起腰

杆在菜园子里扯萝卜。虽然

这人不够大方，但他家的地

还是很慷慨，一个个萝卜圆的

圆、长的长，一看就晓得经悠

得好。李老头一口气扯了一

堆，然后装进背篼，嘿，冒尖尖

的一背篼。他背起就往回走。

回家后，李老头坐在阶

沿上，左手拿萝卜，右手握菜

刀，把叶子削掉。晃眼看见

徐老太婆提着一窝圆根萝

卜，从菜园子方向慢慢悠悠

地走过来。这还用说，萝卜

肯定是从他家菜地里扯的！

李老头阴阳怪气地说：“徐嫂

嫂，想吃萝卜唛你说一声，我

扯了送到你屋头，哪需要你

老人家亲自动手！”

徐老太撇了撇嘴壳：“哪

个想吃你家的萝卜，我又不

是莫得！走那儿过的时候，

看到路边落了一窝萝卜，我

估摸是你背落的，这才捡了

给你送来。你肯定数过菜地

里还剩好多窝萝卜，再去数

一下看少没少。”

李老头立马松了口气，

笑道：“哎哟，我错怪嫂嫂咯，

莫怪莫怪！道谢道谢！”

徐老太稍稍用力，将萝

卜甩到他脚边，转身沿田埂

走了。心里嘀咕：“宜好不宜

抽，土地老爷滚圆篼！”

大人一般是不会滚圆篼

的，有些咪娃儿滚过。钻进

淘篼翻转身体，让它在院坝

里滚来滚去。如果有两个小

伙伴同时玩，很可能发生碰

撞，甚至故意撞击看哪个厉

害。这都是缺乏玩具的年代

的土游戏，确实很有趣，不过

千万莫要让大人瞧见！

宜好不宜抽
土地老爷滚圆篼 □汤飞


